
地 理 学 报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第73卷第10期

2018年10月

Vol.73, No.10

October, 2018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龙花楼 1, 2，张英男 1, 3，屠爽爽 1, 4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 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4. 广西师范学院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宁 530001）

摘要：乡村振兴的核心目的是系统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发展要素的耦合格局。土地整

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肩负着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影

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互馈关系，剖析了乡村

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的区域实施路径。最后，就未来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方向进行了

展望与讨论。结论如下：① 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于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

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

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

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② 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要激

活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统筹物质空间振兴与精神内核提升；③ 开展农村土

地整治要与区域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在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模式与路径；④ 未来有必要重塑土地整治

的价值取向，在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土地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大力发展土地整治与

多功能农业相结合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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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城乡关系割裂以及二元分治体制下对乡村价值的定位造成了当今中国乡村
人口老弱化、土地空废化和产业滞后化以及“城进村衰”的困境[1-3]。“农村空心化”、“农
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等新“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4-6]。中共十九大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破解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关系
不对等的矛盾。乡村振兴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福祉建设，其核心目的是系统构
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发展要素的耦合格局，实现乡村的全面复兴[7-8]。

土地是人类主要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5, 9-12]。中国于 1999年实施的《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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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提出“国家鼓励土地整理”，《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在概念上明
确了“土地整治”的术语。作为协调人地关系的一种手段，土地整治具有重构城乡空
间、保障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集约利用资源和改善人居环境等多重功能，与乡村
振兴的多重目标相契合[13-16]。2000年以来，中国通过土地整治完成新增耕地 6450万亩，
建设高产稳产基本农田6亿亩，有效促进了乡村地区土地资源的盘活与集约利用[17-18]。近
年来，关于土地整治的研究聚焦于土地整治的战略理论[19]、潜力与绩效评价[20-21]、规划设
计与模式[19]、工程类型与措施[22]、景观生态效益[23-25]、运行监管机制[26]等方面，而对土地
整治的多功能性[27]及其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关系[28]关注较少。本文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要
素视角阐述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探讨乡村振兴视角下区域
土地整治的实施路径，提出未来土地整治仍需关注的重点内容，以期为实现乡村人口、
土地和产业的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

2 乡村振兴与土地整治的内涵

2.1 乡村振兴的内涵
乡村地域系统是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综合多维性和动态演变性的开放

系统。人口、土地和产业是影响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3]。其中，人口作为乡村地
区的发展主体，通过资源的开发利用、企业的经营管理等生产和生活活动为乡村地区创
造经济、社会及生态价值，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土地资源在乡村振兴中肩负着
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以其多功能性发挥着保障乡村居民生产、生活及生态空间
需求的多元价值，土地资源禀赋作为区域发展的本底因素，也催生了不同的乡村产业发
展模式；产业发展通过利用土地资源和吸纳人口就业将乡村人口与土地有机结合，构成
乡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产业结构的优劣影响着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及农业生产
决策，甚至决定着乡村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人口—土地—产业”的内
在耦合助推“资源—资本—资产”的集成是培育发展动能、增强乡村活力、解决“三
农”问题的关键。

乡村振兴与乡村衰落相对[8]。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外流是导致乡
村凋敝的根源[29]。乡村人口流失引发“空心化”、“老弱化”，进而导致传统农业效益低
下、非农产业薄弱、产业发展滞后以及耕地撂荒、宅基地空废闲置、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低下，同时表现出景观破败、治理无序、基础设施破旧和乡土文化淡漠等一系列社会经
济问题[30]。乡村振兴是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
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重新组合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
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
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乡村振兴是在反思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城进村衰等问题基础上对农业农村发展政策进
行全面调整而提出的旨在推动乡村地区全面复兴的战略[31]，其逻辑起点在于解决中国城
镇化中期所呈现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价值取向在于构建城乡平等的发展格局，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区域性的特点。

（1）系统性：乡村振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多种要素的协调共生。“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基本方针，涵盖经济、社
会、生态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作为一项综合的人文过程，乡村振兴既需要经济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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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学、工程技术、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集成，制定目标明确、定位合理、功能优
化的科学发展规划；又离不开多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职责明晰、管理规范、互为补
充的治理体系。

（2）层次性：不同空间尺度的乡村发展呈现不同的发展规律，乡村振兴应采取差异
化的目标导向与战略定位。区域层面，乡村振兴应覆盖所有地区，形成全域振兴格局。
村域层面，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有选择的进行扶持[8]。如对部分自然环境恶劣、地理区
位欠佳、基本公共服务难以供给或经济成本高昂的村庄，应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村民搬
迁，允许原有村落自然消亡；对于资源禀赋丰富、产业基础较强、经济区位较好的村
庄，要加大扶持力度。

（3）区域性：受资源本底、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政策环境、城乡关系、市场环
境、中心城市辐射和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不同区域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显
著，因地制宜地挖掘乡村价值，培育多元产业结构，科学制定乡村转型与复兴的策略、
路径与模式是推动乡村可持续振兴的关键。
2.2 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内涵拓展

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土地整治更多局限于工程技术属性，其核心目标主要集中在扩大
农田规模、提高耕地质量、优化村庄布局等物质层面，甚至部分地区仅将土地整治视为
为城市建设占用提供用地空间的一种手段。新常态背景下，乡村振兴不仅表现于居住环
境和公共服务等物质层面的提升，更体现于充满活力的产业、独特的文化、有序的治理
体系等深层次复兴。实现乡村全面复兴应立足于城乡地域系统的差异和乡村地域的多功
能价值，避免盲目地复制以往“乡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的线性转型过程[32]，走可
持续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乡村振兴视角下赋予土地整治新的内涵和功能：

（1）激活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发展关键要素。以土地综合整治为切入点，推进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加强与现代农业、体验农业、民宿经营和旅游观光等乡村
多元业态的有机融合，促进乡村人口非农转移和土地利用方式转变[3]，实现乡村“人口—
土地—产业”的协调耦合。

（2）统筹物质空间振兴与精神内核提升。基于土地综合整治，改变耕地数量、质量
和农村建设用地利用形态，盘活乡村土地资源，兼顾保护村庄传统风貌、传承乡土文
化、延续聚落肌理，维护乡村独特的魅力，提升乡村地域生态、文化功能。

（3）对接空间重构与乡村治理体系重构。伴随乡村生活空间的聚集，探索管区、基
层自治组织、社区等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加强与适度规模经营相适应的新型经营主
体能人队伍建设，实现乡村空间体系与组织治理体系重构的有效衔接。

3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3.1 中国土地整治演进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关系
中国的土地整治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图1）：
（1）数量潜力挖掘阶段：为应对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及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建设用地快

速扩张导致的耕地面积大幅萎缩、粮食安全保障压力增大等突出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
来，中国乡村地区广泛开展了土地整治的实践，其中不乏一些成功模式，如上海的“三
个集中”整治模式（农民住宅向中心村和小集镇集中，乡镇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和农田
向规模经营集中）、安徽六安的小区综合整治模式等。1998-2005年，中国土地整治的资
金数量、项目数量及建设规模快速增长，期间通过土地整治年均补充 400多万亩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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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土地整治以补充耕地数量和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发展空间为主要目标，一定
程度上保障了农业生产、农民增收以及粮食安全。

（2）数量与质量并重阶段：2006年，116个国家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的建立标志着
中国土地整治由关注数量型增长到综合考虑整治规模与新增耕地质量。同年，原国土资
源部部署第一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意味着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成为土地整治的
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方略，旨在通过工农互惠、用地挂钩、以
城带乡来形成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新格局[33]。土地整治通过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及生态环境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3）关注生态功能，实现城乡价值最大化阶段：“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纲要突出了
生态良田的建设、利用与保护，倡导“绿色化”土地整治，关注土地整治与精准扶贫的
有机结合，表明中国土地整治的内涵不断向生态化转型。2017年，“十九大”提出乡村
振兴方略，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各级国土资源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以通过
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加速农业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农村发展短板，优化城乡
发展空间，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对土地利用形态格局的要求有所不同，乡村转型发展促使
土地利用主体通过土地整治工程等手段优化土地利用形态，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变反过来
又作用于乡村的转型发展与振兴[10, 28]。从时间演进角度来看，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现代化
进程通常经历“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34]，中国的乡
村转型发展路径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图 1）。伴随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推进，
中国土地整治的方向和目标从最初的以未利用地开发、增加耕地数量以及为城镇化提供
空间支撑为主，到农田与村庄综合整治、“数量”与“质量”并重，再到关注土地的多元
功能、实现城乡价值的最大化。显然，中国土地整治的功效与转型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内在耦合性。
3.2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的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互馈关系

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城乡人口及各种社会经济发展要素的超前或滞后转型，甚至是
非正常演变将使乡村地域系统发生不同程度的反馈与响应，从而影响区域农业和农村的
可持续发展。农村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出发点都在于调整关键发展要素的演进方向，
形成各要素间耦合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农村土地整治主要包括农田整治和农村建设用地

图1 中国土地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的阶段特征
Fig. 1 Phas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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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二者均是通过工程技术手段[35]干预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行为[5] （图2）。作
为主要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土地资源的景观优化、质量提升或设施完善直接影响
着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以及以农产品为连接纽带的产业链，进而影响乡村居民的收入
水平与就业选择，导致乡村产业结构及人力资源结构的转型。农用地整治的主要目标是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规模
化，或者基于农田景观的改善发展乡村旅游业[36]。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的核心在于通过科
学规划引导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实现城市资本与农村闲散、空置土地资源的良性互
动，开辟城乡间资本、资源流动的新途径和新渠道[37]。

土地整治的本质在于调整土地权属、组织土地利用，而土地资源的多功能性同时赋
予了其统筹城乡发展、维持景观文化和维护社会安定等衍生价值。聚焦乡村地区资源粗
放利用、设施配套滞后、要素流失加速及经营管理乏力等问题，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
治应将新业态、新技术、新主体等要素有机融合，实现从“以地为本”的单要素调控到

“人、地、业”多元要素协调耦合的综合整治模式转变，形成破解乡村资源利用短板与要
素整合短板的新途径（表1），土地整治由数量增长导向逐步向繁荣乡村经济、促进农民
增收、保护生态环境等衍生功能转型。

4 土地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的区域实施路径

主体功能区划统筹考虑区域自然与人文因素、社会与环境耦合特征，将中国国土空
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39]。土地整治作为
调控区域人地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样也需要与区域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
适应，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通过相应的工程技术及生态手段调整人口、土

图2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互馈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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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的土地整治助推乡村振兴模式
Tab. 1 The mode of rural vitalization promoted by land consoli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模式

农用地整
治模式

农村建设
用地整治
模式

类型

良田改
造型

产业引
领型

规模集
约型

以水定
地型

生态保
持型

景观文
化型

迁村并
点型

易地搬
迁型

集约发
展型

旧村改
造型

城镇社
区型

景观田
园型

目标

改善耕作条件，提高
耕地质量，增加耕地
面积

将土地整治与现代农
业有机结合，形成规
模效益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适应机械化规模
耕作

适应水资源对农业生
产活动的影响

维护生态环境，推动
土地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提高农田景观文化功
能及观光休闲功能，
提高农田的观赏价
值，实现耕地多功能
利用

破解部分生活环境较
差村庄的发展劣势，
依托中心村的集聚效
应，改善农民生活

重新安置人居环境恶
劣、地质灾害频发及
生产生存条件较差的
村庄

增强具有竞争力的传
统村庄的内生发展能
力与集聚能力

挖掘村庄内部低效土
地利用潜力，实现土
地盘活和新村建设

改善距离中心城市较
近、区位条件较好村
庄的人居环境

针对传统特色村落、
历史文化名村及景观
特色村庄，保障区域
文脉和绿脉传承

人口

吸纳农村劳动力从
事农业生产经营

提高农民收入，吸
纳农村劳动力本地
就业

促进规模化经营，
推动农村剩余劳动
力有序转移

保障农民稳定收入

保障生态脆弱区农
民基本生计

促进农民在保障农
业生产经营的同
时，参与旅游服务
等新业态，增加非
农收入

人口集中安置，更
新居民住宅，享受
更好的公共服务

增加农民就业选择
机会，促进农民从
事非农生产经营，
破解“空心化”难
题

为村民营造良好的
自我发展环境，激
发内生发展动力

解决“人口空心
化”与粗放低效土
地利用的矛盾，改
善人居环境

使居民能够基本实
现非农就业，并有
生活保障

有序引导农民从事
旅游服务行业，增
加非农收入，提高
生活水平

土地

提高耕地质量、完善基
础设施

形成大规模、高效益良
田、促进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

整治零星地块、改善农
田景观、完善配套设施

完善节水设施

提高土壤肥力，完善农
田设施，美化农田景观

改善田园景观，传承农
耕文化，发挥旅游服务
价值

拆除闲置房屋，重新规
划，统一安置，腾退空
间促发展，促进土地资
源集约利用

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基
础设施，腾退空置宅基
地，有效补充耕地面积

强调村庄规划的核心指
导作用，提升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水平

对现有村庄进行重新规
划，适当调整用地结
构，优化村庄内部布局

结合城镇总体规划，完
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

利用景观设计及一系列
保护措施使具有特殊历
史文化及景观资源的村
庄得到保护，科学制定
旅游用地规划，完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产业

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产业
化、促进规模化经营

促进农业产业化、农业现
代化，打造特色农业

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
与集约化

推动节水农业发展

保障生态脆弱区农业生产
经营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

促进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
融合发展，形成多元业态

增加耕地面积，保障农业
发展；通过中心村的集聚
效应形成多元化乡村业态

为农业及非农生产创造良
好的基础设施保障及空间
载体

促进农业产业化、集约
化、规模化，有序引导剩
余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

通过增加耕地面积促进农
业规模化经营

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同
时，推进非农产业的发展

实现具有特色资源的村庄
的多元价值，促进旅游服
务业的发展

注：部分内容参考《中国土地整治发展研究报告No.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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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产业的相互作用关系[38]，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采取相应模式与
路径。
4.1 优化开发区

优化开发区作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区，具有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强、人口增长
快、土地资源需求量大的特点。依托城市经济能量的扩散作用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在缓
解城市日趋紧张的人地矛盾的同时协调乡村人口、土地、产业，形成城乡融合共生的格
局，是实现该区域乡村振兴的关键。

人口：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乡村就业渠道，尤其注重发展乡村旅游、民
宿等现代服务业，以带动农村人口回流并吸引城市居民游憩、居住、投资，推动城乡人
力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土地：加快探索适应乡村经济新业态的用地管理体制，大力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
治，腾退空废、闲置等低效利用土地；开展农地整治，改善农田景观，为发展都市农
业、生态农业提供空间载体；加强对污染农田整治修复的力度，恢复其生产能力及生态
价值。

产业：引导具有区位优势、景观特色鲜明或具有独特历史文化的村庄开展土地综合
整治，提升乡村农田及聚落景观的观赏性，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为发展乡村旅游、农业
会展和农业科技等现代服务业奠定基础。
4.2 重点开发区

重点开发区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是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
和人口集聚的重要区域。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保障耕地红线，构建合理、
高效和优美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骨架，发展乡村经济新业态，是该区域实现土地整
治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

人口：以空间重构和非农产业培育为契机，大力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探索实施不同等级城市差别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政策；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
件，鼓励本地人才返乡创业。

土地：对田、水、路、林、村开展综合整治，着力构建田园综合体，实行“数量管
控、质量管理、生态管护”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构建等级有序的乡村聚落体系，挖掘
存量土地潜力，促进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有序流转，唤醒农村地区“沉睡”的土地资产。

产业：依托整治后集中连片的耕地资源，推动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经营，鼓励大都
市周边乡村发展生态农业、都市农业、乡村旅游，鼓励发展农村电商，打通农产品销售
途径。
4.3 农产品主产区

农产品主产区肩负着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重任，是现代农业和粮食生产的重
点区、战略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驱动该区人地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面
临种粮比较效益低下、农村发展主体弱化、居住空间空废、村庄土地利用粗放等突出难
题。该区土地整治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应限制高强度工业化及城镇化开发，重点关注提
升耕地质量、完善农田设施以及解决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问题。

人口：密集分布的农业人口是该区域的主要特点之一，城镇化进程中乡村青壮年劳
动力流失，阻碍了区域农业现代化进程。有必要以农田整治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切入
点，打造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培育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

土地：聚焦农用地整治，提高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水平，治理水旱灾害，完善农田
灌溉设施，减轻土壤污染，根据区域的土壤性质、灌排条件等推进中低产田改造，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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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细碎化状况，提高土壤肥力，保障粮食生产；针对无序化、分散化的农村宅基地利
用现状，推进“空心村整治”，加快推进宅基地退出等机制体制创新，促进农村建设用地
集约高效利用，优化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

产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发展种植业，积极发展林、牧、副、渔等产业；依
托丰富的农产品，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业；通过农田景观设计引导种植业与乡村旅游的
有机融合，并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与销售，形成线上与线下互动的乡村经济发展新
模式。
4.4 重点生态功能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
中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多分布于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滞后的集中
连片贫困区，占贫困地区的76.52%[40]。依据不同区域的自然及人文特征开展差别化的生
态型土地整治是维护生态安全与促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人口：加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及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完善干部驻村、对口帮扶
政策，提高乡村发展主体素质，破解阻碍区域乡村发展的智力性因素。

土地：针对水土流失频发区（黄土高原）、石漠化地区（滇桂黔）、地质灾害频发区
（羌塘高原与横断山区）、高海拔地形复杂区（武陵山区），根据区域水土资源特征，探索
生态型土地整治模式，以“养”“护”为主恢复该区耕地质量和生产能力，注重生物多样
性保护，将“生态化”理念引入整治工程设计；创新跨区域“增减挂钩”政策，加大生
态补偿力度，对接精准扶贫政策；有序引导生存条件较差地区的居民开展迁村并居，科
学规划布局中心村，引导居民集中居住。

产业：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推进特色生态产业发展，打造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利用网络平台带动产品销售，显化生态价值；对于耕地资源丰富的
地区，创新土地资源配置模式，促进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对于革命老区，依托深厚的
红色文化积淀，开展乡村旅游，促进经济增长。

5 未来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展望

5.1 重塑土地整治的价值导向
传统的土地整治往往以经济人的理性更为关注补充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和增加

可交易建设用地指标等内容，以实现土地产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乡村振兴视域下有必
要基于对城乡关系和乡村地域功能的科学认知，重塑土地整治的价值取向。城市与乡村
是一个相互支撑、交叉和渗透的有机联系体，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撑，新增的人
口和土地以及消费的农产品要从乡村来；当然，乡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
动，来自城市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乡村发展至关重要。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进
一步表明乡村的振兴离不开城市，城市的更新与治理也必须考虑它的乡村腹地；乡村的
重构和乡村的振兴均要注重城乡之间结构的协调和功能的互补。开展有利于城乡互动的
土地整治是推进城乡互补、共进共荣，打破城乡二元割裂，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选择。
充分利用城市资本创新土地整治投融资机制，吸纳先进技术与相关人才参与土地整治的
规划设计，摒弃具有明显城市倾向的城乡建设用地平衡的理念，在为城市建设提供空间
的同时实现乡村资源的盘活，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乡村地域具有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文化等多重功能属性，其中生态价值、文
化价值是其有别于城市的独特魅力[3]。土地整治在重构乡村社会经济系统的同时，应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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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平等相处、和谐共生的理念，通过生态网络与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着力营造“以

山为骨、水为脉、林为表、田为魂、湖为心”的多层次、多功能田园有机体，实现土地

整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融合。此外，土地整治还需统筹“物质振兴”与“人文振

兴”，在有序规划、合理布局乡村发展实体空间的基础上，兼顾乡村传统文化、精神风貌

等乡村内核的传承，使乡村成为具有乡土文化烙印、留得住乡愁的载体。

5.2 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土地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的协同发展

乡村地域系统是一个由若干要素构成的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复合体[3]，乡村振兴

是系统内部多种要素的协调耦合和共生共荣。乡村地域的空间异质性和发展目标多元性

等特征，要求不同层级的乡村地域应基于对区域问题的识别、承载能力的分析，科学制

定乡村振兴规划，对区域内部的空间形态、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公共资源等做出总体

设计与安排。作为土地利用的专项规划，土地整治规划应综合考虑自然及人文因素对区

域内部土地整治潜力分区、整治重点区域安排、重大工程项目的布局等做出前瞻性设

计。当前中国土地整治规划为国家、省、市和县四级规划体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刚刚出台。未来有必要基于顶层设计和体制保障，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土地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

规划，确保土地资源、产业布局、基础设施配置、环境保护等乡村发展要素的相互协调

和良性互动。此外，村级土地整治规划尚未被纳入规划体系，而村域作为乡村振兴的基

本单元，规划设计的缺失势必会阻碍乡村各要素的统筹协调发展，因此，探索村级土地

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的协同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5.3 大力发展土地整治与多功能农业相结合的新模式

当前中国农业仍以传统大宗农作物种植为主，受农资价格、土地租金、人工成本等

生产要素上涨影响，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粮食生产贡献与农村发展水平存在“倒挂”现

象，由此进一步引发农业生产资料和人力投入不足、农业生产趋于粗放、农业科技推广

困难等问题，成为协调农村人地关系的难点和重点。而农业是乡村地区发展的根基，具

有农产品生产、景观美学、休闲娱乐、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传承乡土文化等多重功能。土

地资源的盘活与乡村产业的衔接对于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的高效利用具有重要

意义。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过程中，应将土地整治与有机农业、生态农业、

能源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和都市农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相结合，以提高农

业生产附加值，破解传统种植业产出低和效益差等弊端，同时以多功能农业为依托有效

吸纳乡村劳动力，实现乡村的居业协同发展[8]。

6 结论与讨论

（1）实现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发展要素的全面激活是培育发展动能、解决“三

农”问题的关键。乡村振兴是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济、政治及文

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重新组合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

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

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的新格局。同时，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赋予了乡村

振兴系统性、层次性和区域性特征。

（2）实现乡村全面复兴应立足于城乡地域系统的差异和乡村地域的多功能价值，走

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土地整治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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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既要激活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也要统筹物质空间振兴与精神内

核提升，形成城乡共进共荣、融合一体的新格局。

（3）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对土地利用形态格局的要求有所不同，乡村转型发展

促使土地利用主体通过土地整治工程等手段优化土地利用形态，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变反

过来又作用于乡村的转型发展与振兴。中国土地整治的功效与转型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内在耦合性。农村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出发点都在于调整关键

发展要素的演进方向，形成各要素间耦合协调发展格局。

（4）作为调控区域人地关系的重要手段，土地整治需要通过相应的工程技术及生态

手段调整人口、土地及产业的相互作用关系[38]，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

地采取相应的模式与路径。

（5）乡村振兴视域下有必要基于对城乡关系和乡村地域功能的科学认知，重塑土地

整治的价值取向，实现土地整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融合，统筹“物质振兴”与“人

文振兴”；未来有必要基于顶层设计和体制保障，在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土地整治规

划与乡村振兴规划，确保乡村各发展要素的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多功能农业与土地整

治的结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的视角，通过发挥农业的多功能价值来盘活乡村地区的

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使乡村成为居业协同的有机体。

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综合多学科精髓、统筹多要素特征和融合多主体力量

对于解决乡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理论认知、体制机

制、政策措施、振兴模式、实施路径等均处于进一步探索阶段。土地整治也面临着理论

滞后、理念陈旧等突出问题，亟需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土地整治的

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以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

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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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objective of rural vitalization is to systemically establish a coupling pattern
of various rural development elements including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As one of the
prerequisites, land resources is required to be optimally allocated via land consolidation.
Consequently, land consolidation contributes greatly i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support under the context of combating rural decline. In light of
these fact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lementary analysis on the connotation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Furthermore, the issues on
the alternative paths for achieving rural vitalization via land consolid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were also discussed. Main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It is manifested that rural
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can be explained as a comprehensive process of tackling the loss and
decline of rural development elements through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means. Most
importantly, vitalizing the interior motivation and absorbing the external power are essential for
the efficient reconfigu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thus
achieving the goals of arousing rural vitality, optimizing elements structure, enhancing
territorial function and restructuring rural morphology.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vitalization, land consolidation, which adheres to the path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should
not only target at stimulating the key elements of r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lace emphasis
on the coordination of material space and spirit core, so as to realize the co-prosperity of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areas. (3) Regional natural indigenous facto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hases
of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both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ppropriate paths or modes are supposed to be chosen in different regions
constrained by the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Finally, focusing on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new concepts, which is aimed at achieving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boosting
socio-economic growth in rural areas, we propose further discussions.
Keyword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rural vitalization; land consolidation; land us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elements; regional modes

1849


